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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籍研析·

《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中“补秋燥胜气论”载有

名方霹雳散，因其不见于《温病条辨》清嘉庆十八年癸

酉（1813年）初刊本和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重

刊本，而在吴鞠通逝世半年后，才见诸清道光十六年丙

申（1836年）重校本。霹雳散方证，共计方 1首，论 1
条，方论1条，案4则，是吴鞠通秋燥胜复学说的重要体

现。王孟英、叶霖、曹炳章等为《温病条辨》做注解的医

家于霹雳散未置几语，霹雳散的制方特色、学术渊源、

临床应用，霹雳散的同名方剂等未见系统性的考察。

今采用文献研究法，对霹雳散的同名方剂进行梳理，并

结合吴鞠通秋燥学说、治案及疫病史料，对《温病条辨》

霹雳散的理法方药和运用进行探讨。

1 霹雳散同名方剂源流

霹雳散同名方剂的运用较为广泛，大致可用于外

感热病、妇科崩漏、内科癫狂、温病中燥、痢疾痧霍、中

恶惊风6种病证。

1.1 外感热病 就现有资料来看，以霹雳散为名的方

剂最早见于《太平圣惠方》，第九卷“治伤寒二日候诸

方”篇记载了霹雳散“治伤寒二日，头痛，腰脊强硬，憎

寒壮热，遍身疼痛，宜服霹雳散方：大黑附子（一枚，入

急火内烧，唯存心少多，在临出火时便用瓷器合盖，不

令去却烟焰）。上捣细罗为散，每服一钱，不计时候，以

热酒调下，汗出立差”。稍晚于《太平圣惠方》的《证类

本草》，在《证类本草·卷十·附子》下记载有霹雳散，云

“《孙兆口诀》云治阴盛隔阳伤寒，其人必躁热，而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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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者是也，宜服霹雳散：附子一枚，烧为灰存性，为

末，蜜水调下为一服而愈。此逼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

而汗出，乃愈”，指出该方出自《孙兆口诀》，两方均主张

对附子烧灰存性，但主治和用法上稍有不同，《太平圣

惠方》霹雳散主治伤寒初起高热身痛，《孙兆口诀》霹雳

散用法上多加了蜜水调服，但其基本病机为阴盛寒盛

当是一致的，故以辛温大热之附子，如雷震霹雳，急驱

阴寒，诚如《医学入门》所言“如雷之击动阳气也”。《证

类本草》所引《孙兆口诀》霹雳散可能是名医孙兆在民

间验方基础上发展而来。《肘后备急方》卷二“治伤寒时

气温病方第十三”的附方部分也记载了霹雳散［1］，其文

字描述与《证类本草》完全一致。《肘后备急方》在南朝、

唐朝时均经增补，至金代杨用道摘录唐慎微《证类本

草》中药物的附方，再以附方形式附于诸篇之后，被称

为《附广肘后方》，也成为该书的定本及明清各类版本

的祖本［2］。可知今本《肘后备急方》霹雳散的文字源于

《证类本草》。

后世在对该方主治的描述上，大多尊《孙兆口诀》

之说，如《类证活人书》《伤寒百证歌》《阴证略例》《伤寒

论纲目》《本草纲目》《古今医统大全》《证治准绳》《伤寒

绪论》《本草纲目》《医学纲目》《奇效良方》《医宗必读》

《本草衍句》《删补颐生微论》《类证治裁》等，皆以治伤

寒阴盛格阳之阴燥不欲饮水。主治上，有个别医书记

载略有不同，如《赤水玄珠》主治“五脏寒”。《医学入门》

卷四“杂病提纲”篇言“如大病及吐泻后，身热如焚，命

门脉脱，为阳衰之病，宜以辛热温养其火，则热自退，附

子理中汤、霹雳散主之”。该方将霹雳散主治由外感伤

寒热病扩展到内伤阳虚发热。另有主治与《孙兆口诀》

相同，但药物组成差别较大的医著，如《伤寒全生集》，

方用熟附子、人参、甘草、干姜、白术、细茶，其组成实为

四逆汤与理中汤合方。此外，有病机相同，但主治、组

成均不同之霹雳散，如《丸散膏丹集成》主治阴盛之寒

凝腹痛，方用麝香、生香附、硫黄、肉桂、母丁香。

在药物服法上，从《类证活人书》开始主张加入腊

茶同研，和蜜调，冷服：“治阴盛隔阳，烦躁不饮水。附

子一枚及半两者，炮熟取出，用冷灰焙之，去皮脐为粗

末。真腊茶一大钱，细研同和，分作二服，每服用水一

盏，煎六分，临熟入蜜半匙，放温冷服之。须臾躁止得

睡，汗出即瘥。”腊茶性寒，宋代开始作为药物出现在方

剂中，可用于制约他药之毒性［3］。腊茶与蜜皆是为制

约附子毒性和烈性，冷服旨在“去格拒之寒也”。后世

《普济方》（方名又称“黑散子”）《伤寒绪论》《济阳纲目》

《玉机微义》《明医掌指》《伤寒选录》等从《类证活人书》

之说。

1.2 妇科崩漏 治妇科崩漏霹雳散始见于《杨氏家藏

方》卷第十六，治“经脉妄行，血崩不止”，方用“香附子

（六两去毛），川乌头（炮，去尖，二两），石灰（油炒二

两），右件为细末，每服二钱，烧秤锤淬酒调下，食前”，

以温补下元、固崩止漏为法。《普济方》卷三百三十收录

该方。武之望《济阴纲目》减香附子为三两，川乌头易

为川芎，减一两，石灰减为一两，由温补之方易为“调血

气以燥涩”之方，并对方名进行了阐释，“霹雳之名，乃

烧秤锤投酒中之声，亦或取其声应之速耳”。后世《资

生集》从其说。清孙伟《良朋汇集经验神方》改用炒黄

芩和炒荆芥治之，仍命名为霹雳散。

1.3 内科癫狂 治内科癫狂的霹雳散始见于《绛雪园

古方选注》，方用“雄黄五分，雌黄五分，人言四分，冰片

五分，生山栀二十枚，牛黄五分，急性子一钱，生绿豆一

百八十粒”，主治痴癫。《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该方主

治时，误记阳狂为主治之一，原书明确写明“是方治阳

狂，殊为不合”。还需指出的是，据《绛雪园古方选注》

自序，该书为王氏选取仲景方及历代医方加以注释方

解而成，则本方方源似应早于该书。清代王泰林编著

的《退思集类方歌注》收录了组成、主治一致的同名方

剂，并注明方剂来源为王焘《外台秘要》。笔者核查高

文铸点校本《外台秘要方》后附录的方剂索引，未见有

霹雳散一方，故该方方源存疑待考。何廉臣增订《通俗

伤寒论》时，在第 8章“发狂伤寒”一节，增补了癫狂霹

雳散一方，该方是在王氏方基础上增加了白急性子一

钱而成，更增强了祛痰消癫之效。

1.4 痢疾痧霍 治痢疾的霹雳散始见于唐容川《痢症

三字诀》（不晚于 1897年）附方，治“痢症胀闭，有宿食

发呕等症”，方用生大黄一钱，黄连二钱，黄芩三钱，吴

茱萸一钱，但正文部分有“世传黄连、黄芩、生大黄、吴

茱萸为治痢霹雳散，暂用多效”之语，可知该方可能在

民间具有一定的流传度，但首见于文字者当推本书。

《秋疟指南》（1912年）卷二“附录唐容川先生痢证方治

诸方列下”篇收录该方时去掉了黄连。《中医方剂大辞

典》收录该方时，方源误作《秋疟指南》。治痧毒闭结之

霹雳散见于《急救痧症全集》卷下［4］，方用北细辛、生半

夏、皂角、鹅不食草、茅山术、灯心灰，主治痧症“七窍不

通，吐泻不出”，又治“中风、中恶、中气、中暑、一切昏仆

不省人事者”，故又名“通关散”。王孟英《随息居重订

霍乱论·第四药方篇》（1862年）载霹雳散，方用附子、

吴茱萸、丝瓜络、陈伏龙肝、木瓜、丁香，主治“阳虚中

寒，腹痛吐泻，转筋肢冷，汗淋苔白，不渴，脉微欲绝”之

寒霍乱。

1.5 中恶惊风 治儿科惊风、中恶一类疾病的霹雳散

首见于《活幼心书》卷下，主治“急慢惊风，不省人事”，

方用猪牙皂角、细辛、川芎、白芷、踯躅花，《幼科证治准

绳》从其说。因该方治惊风所致昏厥不省人事，与中恶

所致昏迷症状较为一致，且《神农本草经》言踯躅“辛

温……主恶毒”，故《育婴秘诀》在原方基础上加入了雄

黄，且将主治移变为“卒中恶死”，《幼幼集成》《杂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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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集解》从《育婴秘诀》之说。《幼科发挥》霹雳散用灯芯

沾踯躅花、雄黄、麝香3味药取嚏，主治“中恶似痫”。

综上可见，《温病条辨》前霹雳散的同名方剂主要

遵《孙兆口诀》之说，以附子为主药，治疗伤寒热病。

2 《温病条辨》霹雳散方证

《温病条辨》霹雳散见上焦篇“补秋燥胜气论”，方

用“桂枝六两、公丁香四两、草果二两、川椒（炒）五两、

小茴香（炒）四两、薤白四两、良姜三两、吴茱萸四两、五

灵脂二两、降香五两、乌药三两、干姜三两、石菖蒲二

两、防己三两、槟榔二两、荜澄茄五两、附子三两、细辛

二两、青木香四两、薏仁五两、雄黄五钱，上药共为细

末，开水和服。大人每服三钱，病重者五钱，小人减

半。再病重者，连服数次，以痛止厥回，或泻止筋不转

为度”［5］，主治“中燥吐泻腹痛，甚则四肢厥逆，转筋、腿

痛、肢麻，起卧不安，烦躁不宁，甚则大脉全无，阴毒发

斑，疝瘕等证，并一切凝寒固冷积聚”［5］。《吴鞠通医案·

卷五·中燥》也记载本方，组成稍异，炒川椒五两易为川

椒炭四两，雄黄五钱易为雄黄五两，缺小茴香、高良姜

二味药。其余用量、用法、主治相同，方后“方论”与《温

病条辨》基本相同，个别文字稍有出入。

2.1 制方缘由：京师顺天霍乱 霹雳散的制方缘由乃

至《补秋燥胜气论》一节的写成，在《医医病书·吴鞠通

传》和《医医病书·三元气候不同医要随时变化论》中有

明确说明，“辛巳年，燥疫大行，死者无算，予作霹雳散

以救之，又补《燥金胜气论》一卷，附《温病条辨》后”“道

光之初，民多病吐利死者，君曰此燥之正气也，乃考明

人沈目南《燥病论》，复补秋燥胜气论一卷。其年顺天

乡试，监临檄京尹市霹雳散百余剂，场中无死者。霹雳

散，君所制方也”［6］。可知，吴鞠通创制霹雳散与《补秋

燥胜气论》皆是针对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的燥疫而

设。结合疫病史料来看，吴氏所论燥疫当是指嘉庆道

光年间新传入我国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真性霍乱”，

1820年至1822年是真霍乱在我国的第一次大流行，波

及直隶（大致相当于今之京津冀地区）、山东、广东、江

苏、浙江、安徽等十余省，且以1821年夏秋疫况最为严

重［7-8］。面对新发的真性霍乱，时医仍多以传统中医霍

乱、痧等相类，认为病因多伤于寒或伤于暑，以传统霍

乱常法治之无效［9］。

2.2 理论基础：秋燥胜复与运气学说 吴瑭此时寓居

北京，辛巳年七月丙申、八月丁酉，节气为立秋、处暑、

白露、秋分，正值孟秋、仲秋，作为精研外感病的温病学

家，面对发生于秋季的烈性传染病，自然联想到秋燥这

一概念，又加之吴氏熟读《黄帝内经》（《温病条辨·原病

篇》为明证），自觉三焦篇所论秋燥及桑杏汤、翘荷汤、

沙参麦冬汤诸方“皆言化热伤津之证，未及寒化”“与

《素问》燥淫所胜不合”，故参照《黄帝内经》运气学说、

刘完素“亢害承制”之理，提出了秋燥胜复学说。

吴氏认为燥气起于秋分后、小雪前，为阳明燥金凉

气司令，认同沈明宗《医征》中“燥为次寒”的观点，指出

“燥统于寒，而近于寒”，有轻重胜复、正化对化、标本中

气之不同。“秋燥之气，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

复气为火”［5］，其认为金为土之子，故燥之化气为湿，燥

从湿化为中气，即《黄帝内经》所论“阳明之上，燥气治

之，中见太阴”；燥之胜气为寒，因金能水，故燥从寒化

为正化，从本；燥之复气为热，因金为火所克，燥从热化

为对化，从标［10-11］。可以说，秋燥胜复学说的本质就是

利用五行间的生克规律揭示对应六淫病邪的传变转化

关系，借助土生金、金生水、金侮火的关系，将燥邪与

寒、湿、火邪相联系，成为吴鞠通秋燥学说的说理工

具。《补秋燥胜气论》皆在论述燥之胜气、化气即燥金寒

湿之气，与三焦病篇秋燥燥热之复气相对。

再从运气角度来看，辛巳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

火在泉。七八月为四之气，四之主气太阴湿土，客气少

阳相火，《慈航集·六十甲子春邪时感方》有“辛巳夏秋

多疫”“君相火气加临易发大疫”之论，顾植山亦指出客

气有火气加临容易发生瘟疫［12］。

2.3 病症特点：燥极似泽，吐泻厥痛 从霹雳散主治

和方论来看，其主治病症有吐泻、腹痛、厥逆、转筋、腿

痛、肢麻、烦躁、阴毒、发斑、疝瘕等。又据《吴鞠通医

案》“中燥”“肝厥”所载霹雳散4则治案，还可治疗寒湿

阻滞气机所致胁痛、胃痛、腹痛。吴氏所论霹雳散主治

病症，与《黄帝内经》燥淫致病颇为相似。《素问·至真要

大论》言“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腹中鸣，注泻

骛溏”“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阳明之

复……腹胀而泄”，《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岁金太过，

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肃杀而

甚，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小腹，甚则嗌

干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踹胻足皆病，肱胁暴

痛”。借助秋燥胜复和运气学说，吴鞠通将燥邪与吐

泻、厥逆、转筋、寒疝等一派寒湿证候联系起来，具有

“燥极似泽”的特点。腹痛、胁痛、胃痛等不仅可以从寒

湿阻滞气机作痛来解释，《温病条辨》“补秋燥胜气论”

另5方之一的桂枝柴胡各半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方

论下还以“金气克木，木病克土”以示病机所在。

又因秋主肃杀，吴氏也称“金为杀疠之气”，并引欧

阳氏语“商者伤也，主义主收，主刑主杀，其伤人也，最

速最暴，竟有不终日而死者”［5］。以秋燥来论此次真性

霍乱，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疾病的隐喻，以示霍乱病情病

势之重。吴氏之后的刘恒瑞在《六淫直径》“中燥为疫

病证”中对燥疫的症状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人忽泄泻呕

吐，所出皆清水或白浆，其气味腥，吐泻须臾，即目胞下

陷，手足冰冷，胸胁腹痛，筋骨掣痛，麻痹转筋抽吊，烦

躁不安，冷汗大出……甚则指头如梭，螺纹瘪陷，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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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脱，大骨枯槁”，从症状上可以看出此“燥疫”具有明

显伤津耗液的特点，与今之霍乱具有明显脱水的临床

表现无异。刘氏之说当是受吴鞠通之影响，吴、刘二人

所论实为真霍乱无疑。

2.4 治法方药：苦热刚燥，芳香逐秽 吴氏认为，此证

“乃燥金寒湿之气，直犯筋经，由大络别络，内伤三阴脏

真，所以转筋，入腹即死。既吐且泻者，阴阳逆乱也。

诸痛者，燥金湿土之气所搏也”［5］，明确指出病机为燥

金化（中）气、胜气之寒湿损害真阳，阻滞气机，阴阳乖

违，乃“真阴之证”，故“立方会萃温三阴经刚燥苦热之

品，急温脏真，保住阳气，又重用芳香，急驱秽浊”［5］，立

苦辛热法，重用辛温苦热、芳香逐秽之药。附子、川椒

归肾经，干姜、桂枝、细辛、薤白归肺经，丁香、草果、高

良姜、荜澄茄归脾胃经，小茴香、吴茱萸归肝经，诸经并

入，温阳助火，崇土制湿；五灵脂、降香、乌药、木香辛香

理气止痛；石菖蒲、雄黄芳香避秽解毒，防己、槟榔、薏

仁逐经络之湿，以治转筋肢麻。观其所用药物，大多为

味厚气重之品，“扶阳抑阴，所谓离照当空，群阴退避

也”［5］，与古方霹雳散用附子其意相通，又取霹雳雷霆

奋急、救危存亡之意，故服药方法上“寒轻者，不可多

服，寒重者，不可少服，以愈为度。非实在纯受湿、燥、

寒三气阴邪者，不可服”［5］。观其组方，极具晋唐古方

之余韵，姜、桂、附、椒、辛、萸为存世的秦汉经方中高频

药物和常见组合［13-14］。再“证本一源，前后互参”《温病

条辨》寒湿病篇，附子补肾中真阴，草果温太阴独胜之

寒，蜀椒驱浊阴下行，吴茱萸降肝脏浊阴，乌药祛膀胱

冷气，木香透络定痛，良姜温脏劫寒，茴香温关元、暖腰

肾，又能透络定痛，槟榔散结气。中焦寒湿病篇，用“桂

枝温筋”“防己驱下焦血分之寒湿”“薏仁主湿痹脚气”，

同治霍乱转筋；立生丹用丁香、雄黄等药治霍乱、痧证、

疟、痢。可见，霹雳散的制方选药与寒湿病篇一脉相

承，以药测证则知该方实则主治寒湿无疑，程曦、雷丰

等医家也皆持此论。

孟河马培之《青囊秘传》《外科薪传集》在霹雳散原

方药物基础上稍做加减制成霹雳丸，《青囊秘传》减降

香，加防风，《外科薪传集》减草果、雄黄，治“一切吐泻，

冷气麻痧”。

2.5 述评 吴鞠通秋燥胜复学说的提出，实际上也受

到清代名医叶霖、近现代温病名家王乐匋［15］、柴中元［16］

等的批评，言其混淆燥与寒湿的属性，言其霹雳散及

《吴鞠通医案》“中燥”中所用诸方，名曰治燥，实则治

湿，所用药物皆是化湿利湿之品。在病机上，徒执运

气，无裨益于实用。后世周学海、程门雪等虽有“燥湿

同形同病”之论，但皆强调症状上，燥证、湿证可有局部

的相兼，而非混淆所感外邪之病因病性属性［17］。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年）春夏之交，京城爆发

暑热疫［18］，吴鞠通此时正参与检校《四库全书》，亲身参

与了此次治疫，在《温病条辨》自序中写道“诸友强起瑭

治之”。此次京师大疫，是促使吴鞠通撰成《温病条辨》

的重要原因。28年之后，新发烈性传染病霍乱在中国

造成第一次大流行，又促使吴鞠通创制治疫名方霹雳

散并参与疫情救治，补撰了“补秋燥胜气论”。仲景学

说之不足，促使吴鞠通在叶天士等理论基础上完善了

以风温、暑温、秋燥、冬温为代表的温病辨治体系，形成

“寒温分立”之势。秋季的真性霍乱大流行，时医以痧、

伤寒、伤暑、霍乱治之无效，又促使吴鞠通以温病秋燥

为切入点，借助胜复学说这一说理工具和病理模型。

这一说理工具和病理模型，一能符合疾病发生的时令

即秋季；二是将霍乱疫况严重程度与燥金肃杀之性相

合；三是所论述燥金寒湿诸症与《黄帝内经》所论燥淫

致病的病证特点相符，符合医者创新理论必本灵素仲

景之说的特点；四是对其《温病条辨》构建的温病理论

尤其是秋燥理论进行补充。客观上来看，吴氏本是探

求经旨并结合自身治疫经历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出现

了求深反晦的弊端，使得燥与寒湿证治间的分野模糊

不清。但也可以看见，大疫出新论，时疫出良方，穷则

思变的努力与尝试，故其言“瑭目击神伤，故再三致意

云”。

尽管后世治疗真性霍乱，多不采用吴鞠通“燥疫”

“秋燥”的观点，而多遵王孟英《霍乱论》之说，但《霍乱

论》中也创制了同名的霹雳散方，沿用了附子、吴茱

萸、丁香 3味药物，或许是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认可和

传承。吴鞠通霹雳散方丰富了中医疫病学对寒湿疫、

燥疫、真性霍乱等疫病的辨治经验，完善了以吴又可、

杨栗山、余师愚等温疫学派寒凉清解为治疫主方的疫

病方药体系，形成了特殊的具有中医运气学特色的

“秋燥胜复学说”，开创了苦热刚燥、芳香逐秽的特殊

治法，也为后世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凉燥”“温燥”的

燥邪分类范式打下了基础。从这一层面来看，吴鞠通

极大程度上拓展了燥的外延，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

学术价值的。

3 总 结

《温病条辨》霹雳散的同名方剂较多，本文通过文

献梳理可知，其大致被用于外感热病、妇科崩漏、内科

癫狂、温病中燥、痢疾痧霍、中恶惊风6种病证，并厘清

了《中医方剂大辞典》对个别方剂收录时的纰误。《温病

条辨》霹雳散借用古方方名，专为 1821年京师顺天霍

乱而设，借助秋燥胜复学说，主治真性霍乱寒湿伤阳之

证，主治病证具有燥极似泽、吐泻厥痛的特点，制方具

有苦热刚燥、芳香逐秽的鲜明特色。该方及秋燥胜复

学说扩展了中医疫病诊疗和燥邪治病的理论体系，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下转第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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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石膏解肌法契合ND邪郁肌

腠、火热津亏的病机特点，从仲景先师邪气由表入里的

病传路径建立里邪出表的病解思路，以辛寒石膏配伍

宣散透表之品如麻黄、枳实、生姜等构成石膏解肌方

阵，在固护津液的基础上清热解肌、疏散邪气，以期为

临床治疗ND提供新的辨治思路。更多的解肌配伍之

法，值得医者不断探索，验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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